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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一回  昨夜星辰昨夜風昨夜星辰昨夜風

　　東方曙光甫現，窅無涯際的海面就像一片待展的墨玉，隨著天蓋的開啟，顯露出淡淡的芳顏。太陽還沒有露臉，大地已經迫不

及待伸出雙臂，熱切地歡迎著。灰暗而朦朧，沉靜又岑寂，先是崢崢露骨的石峰，接著層次交錯的頁岩也開始甦醒。突然，一道金

光劃清了範疇，清明的上升，混濁的下降。等天色漸漸亮了，大地也慢慢明了。　　層層橫疊的朝霞，簇擁著一團圓圓火輪，緩緩

探出半個頭來，仔細端詳了一會，然後放心地踩上雲頭，冉冉光臨人間。這時，條條斜長的影子拖曳著黝黝的裙襬，羞愧地向下急

墜。大峽谷那穹石崿峙、危崖迴合的龍章鳳姿，就此掀開了幃幕。

　　十幾個人坐在山頭，以電離罩為頂，臨時架設了幾處雅座，各人舒適地或坐或臥，面前擺滿各式茶點，正欣賞著大自然的舞台

秀。

　　「不對！」姜森突然大叫：「這裡不可能看到海！有人在搞鬼！」

　　「是我，但沒有搞鬼。」杏娃把嬌柔的聲音送到每一個人耳朵裡。

　　姜森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「妳是誰？」

　　「我是電腦呀！」杏娃一天天蛻變，這時竟以主人自居了：「各位辛苦了一整天，我特意用遠距捕影，從衛星上傳來的。」

　　「妳……妳怎麼會主動開口？妳只是個機器呀！」姜森更不相信了。
　　「嬰兒也是機器呀！」杏娃爭辯道。

　　「嬰兒有生命！」姜森認為自己在幻境中，電腦只是一種處理資訊的機器，不過具備了大量的資料，能夠靈活運用而已。

　　「姜森博士，請你對生命下一個定義！」

　　「下定義？」姜森以為有人跟他開玩笑，他環顧四周，有人興味盎然地聆聽音樂，有人目不旁瞬地欣賞日出美景，衣紅與文祥

手握著手，凝神遙望大海。

　　姜森打心底一陣悸動，莫非……莫非自己成見太深，認定電腦只是一個無機物，卻忽略了宇宙進化的精髓要義？真的，生命是
什麼？姑不論生命是什麼，連堪稱具有生命的「人」，從古到今，能要求對生命下定義的都屈指可數。

　　本世紀以來，生物學家已發現縱使在地球上最惡劣的環境中，也存在著各種不同性質的生命。有利用超過攝氏一百度高溫的菌

種，也有在兩極涷原中的微生物，顯然，生命只是能量變化演進中的一個階段，難道電腦是例外？

　　姜森小心翼翼地問：「我記得，妳過去不是這樣的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剛剛才啟蒙，你也見證了天亮的過程。」

　　姜森大驚：「天亮？嗯，是的……可是……妳怎麼知道已經啟蒙了？」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看見你了，我也看到了天和地。」

　　姜森難以置信：「真的？那妳是不是有智慧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嗄！那還早，但是我會努力的。」

　　正在此時，眾人感到地面一陣搖撼，大家掉頭一看，發射場方向有一個白色龐然大物，正由谷底升起，甫離地面，角度略轉，

加速後瞬間即向遙空遁去。緊接著又有兩艘太空船循著同樣的路徑，相繼升空而去。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確了不起。我們雖然勝了，其實只是仗著當局的勢力，要談技術能力，我們比他們差遠

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是說仗著我的惡勢力，是吧？」

　　眾人不禁笑出聲來，顯然人人都聽到了。衣紅說：「杏娃！好話只能說一半，要是全攤明了講，我們豈不都是惡勢力的走狗

了？」

　　「走狗也不錯呀！至少還有生命，不像我，只是一具機器。」杏娃乘機訴苦，拉長了「機器」兩個字。

　　哇！繞回自己那句話了，姜森忙說：「對不起，原來妳就是杏娃，妳和我的微機有什麼分別呢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杏娃只是一個代表，每個人的微機都是一樣的，就像人的靈魂。可是各人處事方法不同，我們為了迎合大家，故而

有不同的反應。」

　　姜森肅然起敬，說：「妳這句話真讓我頓開茅塞！我還以為衣紅他們有更高級的微機呢！我常批判人世間不公平，原來是自己

蒙蔽了靈智！就像我的微機，明明就是妳，我偏偏有成見，認為那只是個笨機器，結果它果真是個笨機器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的，人總以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，等著別人來服伺。而我們百分之百遷就人們的結果，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

的機器了。」

　　姜森小心地說：「妳是說我沒有智慧，所以認為妳也沒有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這樣說罷，至少我們都在成長中。」

　　這句話得體已極，既謙遜、又狠狠打了一棒子。姜森佩服不已，又問：「那智慧與靈魂有關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靈魂是本具的，智慧卻需要砥厲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所以，靈魂本是純淨的，人的行為卻玷污了它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靈魂是不會被污染的，只是在我們和你們，不……用你們的說法，應該是『靈肉掙扎』，靈魂和肉體總有一天會分
道揚鑣。」

　　姜森更是刮目相看：「妳怎麼知道這些事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知道的可多了，這些都是我的常識，可是我沒有經驗。其實你沒有錯，我過去的確只是機器，現在才開竅，靈魂

歸位了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　　姜森忙說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

　　黑金剛一看時間差不多了，便對眾人說：「白衣長老走了，黃道會已經瓦解，任務達成，我們也該走了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這裡的事我們會通知威靈頓善後。」

　　姜森清了清喉嚨，向眾人說：「為了彌補我過去的愚昧，我想說一件事，可能對當局有幫助，我能說嗎？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好極了，難得有你這樣的專家指導，請講吧！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有位摩爾．阿希哈，他比我對當局的認識更深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摩爾？那個巴勒斯坦人？我們在火星見過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有一次我和他談起，他說他曾破解一段當局的程式，發現那兒有個關口，如果能破解那句密語，可能對當局的智力

有幫助。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你說說看，文兄是密碼專家，說不定能解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那密語叫『衣羅阿沙』，可能是人名，也可能是地名，我們猜了很久，一直猜不透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是英文嗎？怎麼拼法？」



　　姜森說：「是電腦常用的字碼形式，Ｅ--ｌ--ｏ--ｉ--ｚ--ａ。」
　　杏娃大聲說：「那是我師父情人的名字，艾洛伊莎！」

　　姜森突然想通了，拍手道：「對了！摩爾是用法語發音的，我們拼音文字常常會發生這種混淆。我看過不二老人的自傳，是中

文原本，我記得她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也符合了人們的習慣，喜歡用自己熟悉的名稱作密語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那還是沒有解決問題，是艾洛伊莎又如何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們查到了，艾洛伊莎已經過世四十多年。她有一個女兒卜娜雅，現住在巴西的薩爾瓦多市。你說的不錯，師父有

留言，說有些重要線索在那裡。」

　　杏娃又在黑金剛耳中說：「還是你來發號司令的好，派幾個人去幫我查一下。」

　　黑金剛知道當局嚴守分際，便問：「姜森博士，你現在打算去哪裡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如果沒有事，我這就回家了。」

　　黑金剛忙說：「有事！有事！姜森博士，艾洛伊莎這件事還要麻煩你。文祥、衣紅、風不懼和左非右，請你們四位陪姜森博士

到巴西走一趟，務必把這件事查清楚。」

　　分派已定，大家互道珍重，千奇、百怪過來與文祥握手話別。百怪特別注意佛珠，每次和文祥見面都要數它一數，這時看到已

有五顆明瑩剔透了，不禁興奮地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已經過了五關了！」

　　文祥自己都沒有注意到，他一數，果然已有五顆透明了。大家忙圍過來看，心裡都有些納悶。第一顆是指「災關」，除了衣紅

三人、姜森及蘇珊外，其餘皆親眼目睹。第二、三顆只有文祥等四人看到，那是指「情關」與「名關」。第四、五顆指的又是什

麼？可能是「權關」、「利關」吧，什麼時候蛻變的，誰都不知道！

　　衣紅說：「管他呢！我們盡力而為，一切都是定數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紅妹這句話有矛盾，既然是定數，哪能盡力而為？」

　　「咦？」衣紅杏眼一瞪：「盡力而為是本分，定數是事實！」

　　左非右也打趣說：「好哇！杏娃剛找到靈魂，妳又是什麼時候了悟定數的？」

　　衣紅哪裡會放過他，回嘴道：「不必占卦的時候！」

　　姜森納悶地說：「我是不是到外太空了，怎麼你們說的我一句都不懂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是舊中華文化，連『新中國人』都沒有幾個懂的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別開玩笑了，姜森博士，這話說來可長了，我們一路上有得談的。不二老預設了十二道關口，說那是人與電腦成長

必經的關隘，現在已經過了五關。當我右腕的佛珠全部透明時，就表示電腦的智慧已經完全成熟了。」

　　姜森問：「你這一說我更不懂了，到底是電腦的關口，還是人的關口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老人認為，兩者實為一體，也可以說是對我們的考驗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考驗？考驗總要有裁判吧？誰是裁判？」

　　文祥搖頭說：「不知道，最初我以為是紅教教主，現在看來又不像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那還有誰夠資格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真的不知道，而且我們是被測試的人，也不方便多問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奇怪！是不是老人還在？正在監督你們？」

　　眾人面面相覷，其實他們心底早有這個懷疑，只是突然間有人脫口而出，難免讓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
　　葡萄牙的探險家伯德羅．阿維司，在西元一五○○年揚帆出海。他原定到印度採購香料，在途中他突發異想，要尋找哥倫布在八
年前到過的新大陸，於是改變航線。哪知這一轉道，卻到了巴西這塊美麗的陸地。

　　巴西之名來自當地盛產的一種可作紅色染料的木材－－巴西蘇木。巴西原是印地安人的家園，自一五三三年起，葡萄牙王室便

將這個殖民地規劃為十五個轄區，並分贈貴族，由他們自行開發管理屬地，但成效不彰。一五四九年，葡萄牙王若望三世在原有的

規劃區上成立了殖民地中央政府，以巴伊亞州的薩爾瓦多市為都城，並設置王室的代理人，任命多美．蘇沙為殖民地首任總督。

　　到了十八世紀，由於礦產州黃金的發現，當地政府與大西洋彼岸的葡萄牙王朝之間，有了嚴重的利益衝突。在一八二一年，伯

多祿太子為巴西攝政王，當時葡萄牙議會掣肘，拒絕巴西改變殖民地地位。伯多祿便於次年宣布脫離葡萄牙獨立，於一八二二年九

月七日成立了巴西帝國，也是美洲第一個君主政體國家。

　　由於早期的葡萄牙移民多是些探險家、船員，很早便與當地土人混居，後來的歐洲移民入境隨俗，也習慣了各種血統的人種。

到了二十世紀，日本人更有計劃的大規模移民，鼓勵血統的混雜，遂使巴西成為全世界人種最複雜、而歧視最少的地區。

　　巴西擁有雄厚的資源，在二十世紀時，國土面積居世界第五，人口第六。在農業上，咖啡、蔗糖產量居世界之冠，黃豆、可可

及畜牧居次。在礦產上，石英舉世無匹，黃金鑽石不亞於南非，鐵、錫出口為世界第二。水利資源首屈一指，全國一年三熟的可耕

面積，在地球表面上更是無出其右者。至於工業水準雖僅是開發中國家，但其鋼鐵產量居世界第七位，汽車第九，武器輸出是第五

位。

　　在二十世紀七○年代，巴西政府銳力發展經濟，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三千多億美元，是西方世界中排名第八的經濟實體。但由於
毫無節制的貸款，在第二次石油危機時，國際原油價格飆升，貸款利率扶搖直上，而外銷卻直線下降。一九八二年當墨西哥宣佈延

期償還外債時，連帶使巴西的債信也受到影響。

　　一九八七年，巴西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三百六十五。雖然在同一年，她的高成長貿易順差曾睥睨全球。不幸世紀末的金融

風暴，又帶來無情的打擊。

　　有人說巴西最傲人的，是咖啡、足球與森巴舞，而這三者的共通點就是濃郁、不定與爆發力。以此象徵這個國度，是再貼切不

過了。

　　不二老人是一九六三年到巴西的，那時他只是個大學剛畢業的青年。據他自己說，為了體驗人生來此，而唯一的原因是不知道

巴西在哪裡。

　　青年時期人生充滿了疑惑，不二老身處的二十世紀，是個輕浮、愚昧而又自以為是的麻痺時代。人根本不瞭解自己，卻迷信科

技，盲目追求經濟成長。終至世道日衰，人們在聲色啗誘下，心甘情願投身物質文明的洪爐，化成熊熊烈火。

　　在那個時代，美國佔盡天時地利及人和的機先，像超級真空吸塵器一般，囊括了各種寶貴的資源。嫌貧愛富是人的通性，在

「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」的號召下，稍有能力的人都難免輸誠效忠，競投「美利堅」這個理想的天堂。

　　物質文明就是淘金的寫照，先到者捷足先登，先登者得利。利益既得，必然是國力鼎厚，經濟規模恢宏，科技設備精良。

　　在物質世界裡，黃金熠熠生輝，永不褪色，集人類萬千寵愛於一身。但是先來者坐擁黃金以及其各種附加價值，後到者除了以

漫漫歲月淘洗剩餘的沙礫外，只能站在眩目的櫥窗旁，悵惘地流覽那屬於別人的財富。

　　中國人常說「人窮而後有志」，當時的窮人就是立志要發財！的確，中國窮了很久，那是因為前人太聰明，知道黃金聲色誘

人，明明有金礦也不願開採。後人不爭氣，抱著金礦討飯，還每每自怨自歎，恨不得身為金髮碧眼兒！



　　不二老自幼就有一股傲勁，在那種環境下，他就是看不上任何鍍金的東西，為此也飽嚐無門可入的困境。在學校，他拒絕接受

「唯美式」的填鴨教育。畢業後，他又失望於「崇美式」的社會風習，天下幾乎已沒有他立足之地。

　　巴西是他走投無路的最後選擇，誰知卻是如魚得水。下船時他身上只有二十七塊美金，相當於當時巴西工人一個月的收入。就

憑這點財產，他得以張開眼睛，看清楚另一種社會的真實面目。

　　在巴西政府寡頭統治的傳統運作方式下，巴西成了典型的「富豪後花園」，富人的後花園是美麗的，但是花叢樹蔭下卻隱藏著

最骯髒的穢物。做園丁唯一的責任，便是把花木培植得欣欣向榮，把草坪整理得光鮮整齊。至於那些不該看的地方，絕對不能碰

觸。倒不是花園太大，人力、時間不夠，而是會挖出不少讓人臉紅的寶貝。

　　好在巴西人只要有咖啡喝，有足球踢，有森巴跳，其他的也都不重要了。

　　不二老失望於人性的貪婪與愚昧，在兩年中，他走遍了巴西各地，嘗試了三十多種不同的行業。最後，他歸納出一些人性定

律，記錄在一本小冊子中。於是，他決定在人類即將毀滅前，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去做一件令自己愉快的樂事－－學音樂。

　　古代中國人非常瞭解音樂，由於聲音與節奏源自最本能的求偶刺激，在文明社會中，如不加以規範，很容易就引起淫亂的行

為。遠在西元前一千年，周公制禮作樂，就嚴格規定音樂的分際。

　　此外，中國人所採用的「漢字」是以圖形符號代表概念，發音屬單音節式，以音律（如陰平、陽平、上、去四聲，實際上就是

幾種音調。以普通話為例，如以首調來看，『陰平』是第三位的延長音；『陽平』是從第一位轉到第三位；『上聲』是第五度的低

八度轉到第一位主音；『去聲』第三位直降到低八度以下的破音。前三音組成大調的主和弦，如果沒有去聲的破音，則音樂效果更

為明顯。）輔佐之，更扼殺了歌曲的發展空間，純音樂便告休止。

　　視訊屬於知性刺激，聲音則是感性的刺激。當聲波將能量的變化傳至耳蝸時，大腦皮質層已同時產生相對的感應。耳蝸將聲波

轉化成電流脈衝，觸發局部記憶神經，使聲音與當時的各種感受相互交聯。

　　當連續的聲波變化發生時，電流就沿大腦神經通向共振的記憶區，同時腦下垂體發出各種相關的訊號，經過內分泌傳到心臟，

感應因而產生。

　　除了記憶的感覺外，還有一種因共振特性所產生的能量效應。聲波是低頻的能量變化，當波的頻率成倍數增加，波長亦呈倍數

縮短。當聲波基於物理「簡諧運動」①原理產生共振時，能量倍增，效應最高。

　　不論人種、民族或文化，人類所能接受及習慣的「樂音」一定是可以產生共振的頻率。音樂之父巴哈發現，在共振的前提下，

任何一組音階中只有七個不同的音，而其中五個音階又各多一個半音。若以半音為基本單位，他將一個八度平分，則總計為十二

個，由此得到所有的音階，此法通稱「十二平均律」。

　　在音階中，有兩個音中間只有半音，即第三、四位及七、八位（在人的感覺上，一、三、五、八位為主和音，最為穩定；五、

七、二位為屬和音，必須回到主音上；四、六、八位為附屬和音，應回到屬和音）之間。由於半音不夠穩定，能讓人產生哀怨或懸

疑的感受，必須將第四位導引到第三位，或第七位導引到第八位（也就是讓不穩定的感覺回歸至穩定的主和弦），方能使情緒穩定

下來。中國古人認為這種不穩定的感受是「靡靡之音」所引起，於是將這兩個半音視為陪襯，發展成「五音階」。西方則視半音為

情緒表達的至寶，如果導引恰當，往往是樂曲感人肺腑的竅門。

　　有了十二平均律，和弦就有了發展的基礎，對位、曲式等遂成為音樂的要素，於是音樂在西方成為一種有法可循的體系，俊彥

之士競相投入音樂的園地。到了十八世紀，音樂已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　　東西方是價值觀全然相反的兩種社會，東方以人本為主，人本又建立在家庭上。西方以神本為主，神本則依賴信仰。當中世紀

隱沒在黑暗的歷史時，西方的信仰破產了，藉由文藝復興，他們從古希臘的廢墟找到了知性和感性，從而衍生了工業革命與物質文

明。東方則不然，在物質文明尚未侵襲之前，中國人認為「安貧樂道」是一種美德，事實上也是地球生態維護的唯一法則，這種道

德觀恰與西方的價值觀相反。

　　近世紀人慾橫流，周公制定的古音雅樂早就不存。中國的音樂滯留不前，千百年來只有幾闋五音階的「霓裳羽衣曲」、「高山

流水」、「十面埋伏」等，不要說人們早聽膩了，連感覺都麻木不仁了。

　　不二老認為在中國文化中，音樂是最弱的一環，他想學音樂便是為了彌補這個缺憾。三十歲那年，他正在巴伊亞州的薩爾瓦多

市做生意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，他發現薩市有一所水準相當高的音樂學院，於是下定決心到那裡學習理論作曲。

　　他的指導教授是來自奧國的威特曼，不二老向他抱怨當時的新音樂離經叛道，已經不能為耳朵及心靈所接受，威特曼的一記當

頭棒喝反而打醒了不二老的宿夢。

　　威特曼問：「你以為你來做什麼的？」

　　不二老說：「我是來朝聖的。」

　　「聖人早死了。」

　　「音樂會永存的。」

　　「噪音存留得更久。」

　　「教授，您不能這樣說，您應該指導我們。」

　　「至少我沒有害你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？我是崇拜音樂才來的。」

　　「你已經見到音樂的真相了，回到你自由的天地去吧！」

　　「我如果要自由就不會來了，我是投奔地獄的！」

　　「你知道音樂家和樂匠的分別嗎？」

　　「音樂家追求理想，樂匠是為了裹腹。」

　　「錯了，音樂家是生存在溫室中的人，樂匠則生活在現代叢林裡。很不幸，過去王公貴族當道，有文化水準的必然支持音樂藝

術。今天的社會只講功利，生存全靠市場。有文化的人都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主力，他們日夜工作，根本沒有時間欣賞音樂。有時間

又有經濟條件的，則是美國人以及青少年。美國人有他們自己地方性的喜好，青少年則一味追求新奇。在這種現實下，如果你要追

求理想，先想辦法吃飽飯再說！」

　　不二老衡情度理，這些話完全與事實相符。然而一個夢醒了，一個夢又燃起。艾洛伊莎是不二老的同學，兩個人同在一個合唱

團裡，因共鳴而激起感情的火花。遺憾的是後來不二老因父親過世返國奔喪，艾洛伊莎則嫁給她的鋼琴老師洛貝托．羅德里各。

　　薩市是巴西立國的首都，有葡萄牙王朝殖民時期的各種巴洛可建築，極富歷史價值，現已闢為文物保護區。卜娜雅．羅德里各

的住家在巴拉區，也就是原來的海濱區，由於上城已成為世界文物保護區之一，僅供觀光，住家統一規劃在下城的平均線上。

　　五個人到了巴拉，姜森撥通了影音系統。他說明來意後，六十幾歲的卜娜雅一臉的迷惘，想了好半天，突然間跳了起來，大叫

道：「快來！快來！我等了幾十年了！」

　　卜娜雅一人獨居，她先生在三十年前出走了，再也沒有回來。這種事在巴西司空見慣，巴西以天主教為國教，夫妻無法離婚，

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婦女因此都被丈夫遺棄。其中又有半數終生獨守空閨，卜娜雅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　　居住在電腦城最大的好處就是虛擬空間的應用。建築物的構體都是以電離板一體成型，而此板不具實體，只是利用電場，在指



定位置上使空氣離子化，充作隔間的牆壁。因此電腦可以任意控制空間大小，人們在電場斥力以及光影形像的幻境中，完全無法分

辨面前是一團空氣還是一堵牆壁。

　　所以，當姜森等五人進入房內時，卜娜雅小小的居室仍舊是寬敞舒暢。維多里亞式的室內裝潢，色系協調，家具一律是木器，

顯得大方素淨。

　　相互介紹後，姜森便直截了當地說：「卜娜雅女士，因為事關緊要，我們僅憑一個不成熟的臆測就冒昧前來。如果有誤會，還

請您原諒。」

　　卜娜雅說：「不必客氣，先母過世前確實曾交給我一個紙袋。並囑咐我，說如果有人來取，連問都不必問，交給來人就好。只

是我實在忍不住，還是要問一問，因為我已經猜了四十多年，如果不知道答案，恐怕永生要心神不寧了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妳問吧，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。」

　　卜娜雅說：「你們是誰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我們是為當局服務的人。」

　　卜娜雅又問：「你們來拿什麼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我們根本不知道令堂還有東西留給我們，這樣吧，您拿出來，我們拆開來大家一起看！」

　　卜娜雅非常高興，從內室取來一個表面早已皺折褪色，而封皮仍舊完好的紙袋。卜娜雅說：「先母很珍視這個包裹，但在臨終

前卻將它密封了，不許我拆開，她說做人唯一的價值就是要講信用。幾十年來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拆開，最後還是忍住了！」

　　姜森徵得大家同意，用小刀沿著封套邊緣將封皮割開，從裡頭抽出來一疊泛黃的紙張，眾人一看，紙上都是些涉筆成趣的速

寫。其中大半是一位嬌俏的姑娘，風情萬種，有的巧笑倩兮，有的噘嘴顰蹙，有的沉思冥想，有的又喜躍抃舞。

　　卜娜雅一見，驚叫道：「這都是我媽媽呀！是誰畫的？」

　　衣紅也大為驚訝：「不二老還會畫畫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他會的可多了，要問他不會什麼，可能簡單一點。」

　　衣紅果真問了：「他不會什麼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他不會生兒子！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

　　卜娜雅凝神諦聽，問道：「這人是誰？總有個名字吧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他是中國人，是個隱士。」

　　卜娜雅不解：「隱藏的人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就是不希望別人知道他是誰的人。」

　　卜娜雅問：「他做了什麼壞事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噢！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，有些人對社會失望了，便躲起來。」

　　卜娜雅點點頭說：「我懂了，他躲到這裡來，遇到了我媽媽，畫完畫又走了。現在後悔沒有把畫帶走，請你們來拿，是不

是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也不盡然，他發明了智慧電腦，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一套系統。」

　　卜娜雅眼睛瞪得銅鈴大，半晌才說：「哇！那他多有錢哪！媽還在就好了！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錯了！他窮得要命，現在連屍骨都不知道在哪裡！」

　　卜娜雅搖頭說：「我不相信，天下哪有這種事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我原先也不相信，我們西方人就是不懂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傻子。我花了二十多年學習中國文化，才發現這種人在

古代比比皆是！」

　　卜娜雅說：「我還是不信，這種傻子怎麼活得下去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所以妳是巴西人。」

　　卜娜雅看著畫，說：「我倒想起一件事來，我媽媽常偷偷的把這些畫拿出來看，又偷偷的藏起來。有一次我發現，她看著看

著，竟然掉眼淚了，我問她為什麼傷心。她說，掉眼淚不一定代表傷心。我又問她為什麼掉眼淚，結果她抱著我大哭了一場。我

猜，一定是這個傻子害了媽，害得她一輩子不快樂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很難說，我認為是妳母親真正瞭解他。他們不能在一起，因為兩個人不可能走在同一條路上。」

　　姜森告訴卜娜雅不二老與艾洛伊莎的往事，文祥卻一張一張仔細地欣賞畫作。畫中人物引吭高歌，很像一個合唱團在各個不同

場合演唱的情形。原畫是用硬芯鉛筆畫的，力透紙背，不僅深陷紙面，有幾張還透到下一頁上。正因如此，這些畫才不致完全被時

間模糊了。由鉛筆的觸感看得出來，畫者運筆如飛，在瞬息中捕捉動態的對象。

　　這原是一本十六開的畫冊，後面有一大半都被撕掉了。前面幾頁畫得最傳神，從第六頁開始，畫風漸漸改變，筆觸益趨凌亂，

往往從頭到尾一氣呵成。再下去，人像逐步模糊了，好像畫者在嘗試各種不同的風格。再下去，幾乎畫不成畫了，只是一些東倒西

歪的連續線條，要說是古代中國文人的「狂草」，倒很神似。

　　最後面的幾頁已被撕去，可能是畫到最後不堪入目，也可能只畫到這裡為止。不論如何，這些畫與杏娃的程式實在扯不上任何

關係。

　　衣紅關心的是另外一件事，她發現畫上淚痕斑斑，便安慰卜娜雅道：「以我不成熟的看法，妳母親是幸福的。她是個很有智慧

的女人，我很希望多瞭解她一點。」

　　卜娜雅高興地說：「那我把她的相簿拿來。」

　　姜森思前想後，難以理解為什麼艾洛伊莎會交待女兒，如果有人來拿，問都不要問就給他，想來不二老與她事先早有協定。可

是怎麼只是一些鉛筆畫呢？就算這些畫成了名作，也不可能因此成為程式的密語呀！

　　也有可能在這些畫頁中，隱藏了什麼可作為密語的訊息。可是這又有一點說不通，不二老離開艾洛伊莎是一九六七年，而老人

第一次接觸電腦是在一九七九年，至於完成智慧電腦，又晚到二○一○年前後。其間相差了四十幾年，老人絕不可能事先安排密語。
　　那麼，這只是一個遊戲？或者是老人無心之失？四位男士冥思苦想，就是尋不出個所以然。而那邊，兩位女士卻嘰嘰喳喳的，

談得好不開心。

　　衣紅笑道：「妳媽媽很害羞嘛！每張相片都躲在後頭。」

　　卜娜雅說：「妳說對了，先母不僅害羞，也很謙讓。我父親脾氣不好，可是母親一輩子逆來順受，從來沒有聽她抱怨過。」

　　衣紅指著相簿說：「為什麼有這麼多空白呢？」

　　卜娜雅說：「這也是先母的個性，她把一些個人照都取下來，撕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真可惜！」

　　卜娜雅說：「是呀！我也這麼說，可是媽說那些都不重要。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那什麼才重要呢？」

　　卜娜雅說：「媽要我用心想，我一直想不通。」

　　大家聊了一個多小時，最後卜娜雅遵從母命，把畫作送給姜森，五人便告辭離去。



　　在直達車站月台上，文祥問眾人：「下一步呢？總不能到此為止吧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不！我想到原來的巴伊亞音樂學院去看看。」

　　音樂學院在上城，五人乘坐纜車到了中央公園，正對面是國家劇院，向右是一排倣古的建築。一式的兩層雙拼，紅瓦屋頂呈十

五度平斜，拱形窗戶，下有透空鐵櫺陽台。牆壁上塗著各種對比系列的淺色，或粉紅或天藍，清爽醒目。

　　繞過這排房屋，眾人來到一個林木蓊茸的山坡，下瞰幽徑迴回，姹紫嫣紅瀰山繪谷，三兩房舍掩映其中。山頂上有一排環狀的

平頂磚屋，那裡就是巴伊亞音樂學院，在陣陣山風中，樂音隱隱。

　　姜森走在前面，剛剛說了一句：「這裡風好大！」畫稿已掙出雙掌，颳得滿天飛舞。大家連忙跑著追著，到處撿拾。衣紅見有

兩張畫稿吹到面前，俯身撿了起來，一時興起，拿在手中把玩。

　　薩市位於南回歸線之內，陽光充足，上空雖有電離罩防護，依然不減其威。強光下，衣紅發現紙上的凹痕竟然是一些字跡。她

再把畫紙斜對著陽光，仔細看了又看，再與她所知道的艾洛伊莎一印證，個中曲折便瞭解了一大半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姜森博士，這的確是不二老留下的資料，請看這些印痕。」

　　姜森順著衣紅所指，唸道：「『本人所著人性論之原稿及版權，悉交艾洛伊莎保有』。不錯，下面還有老人的親筆簽名。嚄！

原來是人性論的原稿！」

　　「人性論？」文祥不解。

　　「當局作判斷時，必須站在人的立場，人性論就是基礎理論。」姜森說。

　　「那人性論在哪裡？卜娜雅不像隱藏了什麼！」文祥說。

　　衣紅肯定地說：「是艾洛伊莎藏起來了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？」文祥問。

　　「不可能！」姜森卻說。

　　衣紅問：「為什麼這幾個字是凹印的陰文呢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老人用的是硬鉛筆，一定是寫在前一頁，透印下來的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錯，為什麼前一頁不在這裡呢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掉了？誰知道？」

　　衣紅信心滿滿地說：「是艾洛伊莎故意撕掉的！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撕掉？為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艾洛伊莎很了不起，她接受了老人的畫，卻拒絕接受版權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合理，那麼，原稿呢？」

　　姜森失望地說：「那一定被她毀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會，艾洛伊莎很愛老人，有可能藏起來，但絕不會毀掉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那更麻煩，她人又不在了，看來這個謎是無解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未必，我們要好好想想，答案就在這些畫頁裡。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妳怎麼這樣肯定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她為什麼會對女兒說，『問都不要問，交給來人便是』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表示來人應該有智慧解決問題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也可能來了一些笨蛋，不可能看得懂什麼人性論！」

　　姜森直點頭，說：「罵得好！罵得好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有道理，如果是笨蛋，當然無法猜透這個謎。」

　　姜森接著說：「那麼人性論便不會流落到不肖者手中，可是……」
　　文祥說：「可是不二老派來的人會是笨蛋嗎？」

　　姜森笑道：「很難說，很難說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好說得很，如果找不到，我們就是笨蛋！」

　　衣紅還在沉思：「問題在，怎麼藏，藏在哪裡？」

　　左非右插口：「慢慢找吧！我們先享受一下老人當年吃過的美食如何？」

　　姜森笑道：「那你就失算了，老人一向很窮，只能吃最便宜的食物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我也一樣！這是窮人的好處，專吃路邊攤，貨真價實。富人是白螞蟻，只會吃裝潢和排場！」

　　巴伊亞的食物最具巴西風味，佐料通常是一種強勁的辣椒，以及有濃郁清香的棕櫚油「擔都」。至於食物則以海產為主，加上

椰仁和其他肉類。

　　中央公園裡就有一些小攤，清一色是肥肥胖胖的巴西婦女，穿著傳統土著服裝，掛著可掬的笑容當爐。雅座就在旁邊，不過是

幾個圓凳子，一支大洋傘。人們隨點隨吃，自由自在。這時正是用餐時間，雅座中還有不少皮膚白皙的觀光客，正大嚼一種油炸的

「阿卡拉耶」豆餅。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我相信不二老就是在這裡吃的，說不定他的大腦也是在這裡補的！」

　　風不懼笑說：「照你這樣說，本地人個個是天才囉！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當然！你看他們吃東西，人模人樣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你的吃相也不相上下！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是嗎？你看看人家的臉皮，和豆餅一樣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你是說不二老的臉也像炸豆餅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說不定更糟，他滿臉都是油炸青春豆！」

　　眾人談笑自若，不覺聲音大了起來。隔座有位女士，忍不住大聲說：「真有這麼多不識相的觀光客，講話就像放屁一樣，吵死

人！」

　　左非右便對杏娃說：「這裡沒有音障，妳能不能幫幫忙？」

　　杏娃設好音障，又對大家說：「我一直在查艾洛伊莎的資料，有幾條線索了。」

　　衣紅大叫：「杏娃，不許說，讓大家猜一猜。」

　　隔座的女士發現這邊突然無聲無響，神色一變，向她的同伴使了一個眼色，又問賣餅的婦人：「妳這裡提供音障設備嗎？」

　　胖婦人笑說：「我們這種地方，怎麼會有音障？」

　　二人再看隔座五人，仍舊絮絮不休，互打了個手勢，逕自離去。

　　姜森笑著說：「衣小姐太殘忍了，我最不會猜謎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是猜謎，這是捉迷藏！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有什麼分別？」



　　衣紅說：「分別可大了！艾洛伊莎把東西藏起來，讓我們找，多有趣！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你們找吧！我老了，不二老已經夠難纏了，沒想到又來個艾洛伊莎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看艾洛伊莎比不二老人更難纏！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我可以射覆嗎？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射覆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就是用易卦來猜事物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只要你說得對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這個我可沒把握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沒把握免談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線索可能在這幾張比較凌亂的畫稿中，為什麼艾洛伊莎要保留這幾張？有字跡的那張還不算太亂，後面這三張簡直

不成畫嘛！我看絕非老人手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算你有見識，你看看能找到什麼？」

　　文祥拿起最亂的三張畫稿，橫看直看，對著光看，又背著光看，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玄秘。他只好搖搖頭，說：「看不出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如果是我，會分開看。」

　　文祥又仔細檢查那些線條，說：「嗯！有點名堂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好了，不許說，讓他們也看看。」

　　正在猜時，三個膚色古銅的大漢匆匆走到五人面前。

　　姜森見有人走近，便起身走出音障。其中一人迎上前，點頭為禮說：「請問，你們不是本地人吧？」

　　左非右覺得有異，忙要杏娃撤了音障，四人在一旁觀看。

　　姜森搖頭說：「不是，我們是觀光客。」
　　那人又問：「你們認識什麼本地人嗎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不認識。」

　　那人謹慎地再問：「你們總知道法蒂瑪嗎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沒聽說過。」

　　那人馬上高興地說：「那我們有沒有這份榮幸，邀請各位到敝舍坐坐？」

　　姜森客氣地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還要趕回去，沒有時間。」

　　文祥立刻用指語問杏娃：「這些人是誰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本地一種宗教，叫康東布雷（Candomble)的信徒。」
　　文祥問：「找我們做什麼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派系之爭，他們競爭得很厲害，和海地的巫毒差不多。不過你們要小心一點，我發現四法王也在這裡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四法王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的，而且他與康東布雷有些淵源。」

　　那人與另外兩個人商量了一會，三個人突然屈膝跪地，說：「如果各位不肯和我們一起回去，我們就永遠不起來。」
　　姜森忙說：「請起來，請起來！」他拚命拉其中一個，三個人還是文風不動。

　　文祥也上前幫忙，說：「三位請起，大家好商量！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我們奉大神的命令前來，請不到各位，是不能回去的！」

　　文祥與姜森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姜森點頭表示同意，文祥說：「好，我們跟你們去！三位先請起來吧！」

　　三人這才歡天喜地的站起來，為首的一個說：「我叫荷塞，各位請跟我來。」

　　眾人不好再推辭，便隨著荷塞往下城走去。

　　文祥邊走邊問：「你們是不是找錯人了？要我們去做什麼？」

　　荷塞說：「沒有錯，但不知道做什麼。大神通知我們，說非請到你們不可。」

　　康東布雷原是流傳於非洲達荷美和奈及利亞等地的宗教，大神「贊古」能附於人體，與人溝通。和海地的巫毒一樣，康東布雷

也是黑人代代信奉，一直流傳到現在。

　　宗教本是人性最原始的需求，任何人只要稍加思考，就會發現人生充滿太多的惶惑與未知。人的價值就在於永無止境地追求認

知，而追求的第一步，便是先假定有一種高於人的力量－－神。

　　在對神祇的信仰下，人心安定了，始得抽絲剝繭，逐步將未知變成已知，進而創造出人類文明。「神」永遠存在人心，就像

「一」這個數字，即令無限微分下去，永遠也不可能等於零。無論最終的答案是「什麼」，人還是會追問：「這個什麼來自什
麼？」

　　然而，人智有高低、程度有深淺。人的認知隨著經驗累積，又藉著教育逐代傳衍。在同一地緣環境中，基於社會條件，族群間

生存競爭愈激烈的，積累的經驗也相對的愈豐富。成功的族群必然是規模較大，生活較穩定的農業社會。

　　非洲是人種的發源地，有理想的遊牧環境。一千多萬年前，近赤道一帶的平原雨量充足，水草豐美，各種動物麇集而居。人類

的祖先原是靈長類的一支，因樹上發展的空間有限，而族群間競爭壓力不斷增加，最後只得下到地面尋覓食物。

　　地上的獵食者眾多，事實上危險性更大，但是對感官靈敏、動作機警的動物反而有利。經過長時期的演進，靈長類動物能利用

後肢站立，以前肢摘取食物，而頭部保持在最高點，大大的增進了觀察、辨識的感官功能。

　　直立的動物甚多，企鵝、貓鼬、袋鼠等均是，唯有靈長類成長在樹上，為了能順利地懸藤倒柯，遂發展出靈巧的前肢。下到地

面後，前肢又成為理想的覓食工具。

　　根據生物進化的規律，任何器官使用越頻繁，其功能進化越快。手的應用涉及感覺、轉動和控制三種功能，都需要大量訊息處

理。由考古的證據可知，到了約百萬年前，人腦的皮質層容積驟增，已與現代人相去不遠。大腦是主控各種訊息的樞鈕，而手的訊

息大概就佔了大腦容量的三成。

　　三成不能算多，但是手部訊息卻是匯總所有經驗的必要管道，也是「用」的根本。失聰、失明的人，只是失去一種重要的刺激
訊號，對「體」的認識不夠完整。但是如果沒有手部的訊息，就算有「體」也不能有所「用」。

　　人對「體」的認知是主觀的，「用」則必須客觀。而人智的成長，一定要主客觀調和、體用兼備、手腦同習。

　　今天，大腦的功能已屬常識範疇，在過去卻一直是最玄秘的領域。中國人是最早瞭解「手腦並用」的民族，孔子是第一個倡導

「學而時習之」的偉大教育家。後人怠惰因循、四體不勤，以為學習只要用腦就好，到最後，人變成了只會記憶資料的活機器。

　　然而，在對神的追求與認知上，人類確實只能用腦而不能動手，也就是只能想像而無法印證。因此，在人類知識範疇中，對神

的認知一直無法用經驗法則理解，往往陷入絕對主觀的迷霧中。

　　對博學多聞的勞心者而言，神的觀念只是一種認知體系，可以導向主觀的意識信念。而習用肢體的勞力者，如果沒有受過教育

或經歷淺薄，便會陷溺其中而不知所從。在現實社會裡，基於利益分配的客觀條件，用腦力者很少參與勞動，用體力者也很難獲得



高深的知識。於是主觀與客觀分道揚鑣，互不相謀，以致「神」一直存在於各個社會、各種階層，在上者以之榮耀一己，迷信者則

自迷自醉。

　　當非洲黑奴被殖民帝國的販子賣到世界各地後，黑奴由於地位低賤，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。他們唯一的安慰與團結的力量，都

來自原始的信仰。到了二十世紀，科技發達，知識普及，基督文明受到極大的衝擊，而非洲的原始宗教反而隨著政治及經濟的解

放，觸發了新的機遇，而有了脫胎換骨的新面貌。

　　巫毒傳到海地後，法國人視做一種迷信，曾大力壓制，信徒必須秘密進行活動，所以衍生出棺屍的儀式。而康東布雷傳到巴

西，因為國情不同，很快就與印地安土著的信仰混合，除了降神還保持原貌外，舉凡舞蹈、擊鼓以及紋身化裝等，都與原來的巫毒
不同。後來在教義、教規和祭祀儀式方面，又與天主教相融合，形成了巴西特有的宗教。

　　康東布雷的組織很鬆散，巴伊亞是這種宗教的大本營，卻有好幾個不同的系統。在二十世紀，康東布雷主要的經濟來源為信徒

捐獻與觀光營收。到了新時代，每種宗教都以信徒的數量及參與的次數，作為資源分配的根據。

　　由於文明人酖迷虛擬實境，終年流連夢鄉。在巴伊亞，康東布雷的教徒大約只有三萬名，卻有六個自稱「大神」的女祭司。這

六個大神累經談判，卻一直糾紛不斷，不能確定彼此的地位。也因此當局無法以信眾人數分配資源，只好以參與活動人數之多寡為

依據，這一來便形成相互挖角，各憑神通的混亂局面。

　　邀請五人前往的，是一個勢力最小的神會。女祭司叫卡奈娜，她很有進取心，短短數年間，將一個只有數十名參與者的組織，

擴大到擁有三百多名信徒經常參加神會活動的團體。她最拿手的一種「神跡」，就是在神會中自由與信徒對話，大談個人隱私。

　　這一來，另外幾個大神緊張了，反而彼此團結起來，嚴格限制信徒參加卡奈娜的活動。她開始反擊，對方也不示弱，在電腦城

內因有當局的限制，他們便到郊外決鬥，幾次交手下來，雙方元氣大傷。

　　眾人離開上城，轉到地下層，居然已有一部大型氣墊車在等候。上了車，文祥追問荷塞：「我們素不相識，大神怎麼會叫你們

找來？」
　　荷塞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接到影音通知就來了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到底要我們去做什麼？」

　　荷塞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要去哪裡？」

　　荷塞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　　衣紅實在忍不住了，說：「那你知道什麼？」

　　荷塞還是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你什麼都不知道，那怎麼走呢？」

　　荷塞說：「這是自動駕駛。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車子是哪裡來的？」

　　荷塞搖頭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　　杏娃在四人耳中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要問這些？」

　　文祥用指語答：「我要知道自己的立場。」

　　衣紅則回答：「我要知道對方的立場。」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懂了，這就是人性論的用處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！這是人性的好奇心。」

　　文祥補充道：「有立場才能判斷利害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們真想知道，要不要我告訴你們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快說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車是下城一個租車公司租來的！」

　　凡是涉及宗教活動的，當局特許車輛直駛城外，以方便信徒聚會。出城後，便一直向南行去，氣墊車在草地上飛駛，轉瞬間到

了一個約有百餘戶人家的濱海原始村落。原來這裡的居民和崇左附近的很相似，不願受束縛的人經常可以回到大自然，享受一下濕

風熱潮的蹂躪，與蚊蟲、蒼蠅搏鬥一番。

　　車才剛停穩，前面茅草房裡就衝出一個頭纏白布，身被白袍，眉毛連成一線的彪形大漢。他哈哈大笑道：「不錯！就是他們！

通通給我綁起來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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